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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向右上方拱手言道：“依
府上大人旨意办理便是。这里有
小小进言。逆贼若能依顺，可随大
人同返；不然则由本营处置。”舒
莞屏只得应允。将军面色舒缓，轻
轻击掌，副官及两位茶侍来到堂
前。“你等陪大人游园，午后有大
事要办。那个叛逆蛮子可也安
稳？”副官点头：“小子死到临头浑
然不觉哩，能吃些稀粥了。”副官
引舒莞屏走出庭院，看一处假山
园子。原来这是一座财主大宅，主
人三年前遭劫。副官不无惋惜：
“本案牵扯的副都统本是一名悍
将，一时糊涂上了贼船，这回难免
凌迟之苦。”说着望一眼庭院大
门，“将军平生最恨叛逆！我只不
解，那小子如何打动铁石心肠？要
知道副都统可是杀出三镇十八疃
的人哪！”

舒莞屏看过园子，只想早些
见到那个人。憨儿和三位武士候
在胡同前。离正午不到一个时辰，
舒莞屏提出面见囚犯。副官仰头
望望太阳，对一旁兵士说：“去
吧。”兵士离去。副官说，从这儿到
监舍还有一段路。随着走出胡同，
舒莞屏心中忐忑，不知与那人相
见的一刻会是怎样。心里早有一
个铁定的主意，从启程开始，愈是
接近愈是坚定：一定要将人带回
大城池。

兵士严守胡同，里边是阴暗
的边厢。传来阵阵呵斥声、撕心裂
肺的喊叫声。副官对兵士说一句：
“肃静些，大人来了。”兵士走开，
一会儿不再有呼号。“胡喊乱吼的
都是捉来的‘票子’，不受皮肉之
苦是不会交出宝物的。”副官往手
上的戒指吹一口气。尽头的一间
屋子打开，里面有桌子和带锁的
木椅。兵士要将人押出，舒莞屏阻
止：“你们等我。”

屋里漆黑一团，眼睛适应一
会儿，看到一团乱草上坐了一个
人：身材极瘦，面向东方，望着高

处的小窗。舒莞屏一眼即认出轮
廓，轻轻走近，发现一张苍紫的面
容模糊变形，五官移位，无论如何
都无法与几月前见到的人对应。
舒莞屏想到了另一位青年，那就是
“五微子”。他咽部干涩，费力吐出
“先生”二字。

地上的人动了一下，有铁链
的响声。舒莞屏蹲下，扶住瘦骨嶙
峋的躯体。“先生，是我，我们一个
月前见过啊。”他不知该说什么，
嗓子噎住。“先生！”他再次呼叫。
地上的人转动脸庞，并未抬眼。
“先生也许忘记，我跟先生说过，
父亲大人是特使的朋友。”为了唤
起对方记忆，他说得仔细而缓慢，
“特使”二字加重了语气。对方抚
一下披额乱发，舒莞屏这才注意
到，他的双手也被锁住。

腥臭呛人，舒莞屏用力忍住。
这人不想对话。“我是受大公和国
师之命前来搭救先生的。请相信
我。我会让他们善待先生。我将竭
尽全力，请先生几天后随我离
开。”他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说得清
晰，因为这人始终双眼紧闭。

走出囚室，副官和几个人站
在门旁。“大人，这是一个倔种，不
如省些口舌。他只求速死，可世上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副官看着脸
色肃穆的舒莞屏。走出狭长的胡
同，阳光刺目。“副官大人，请即刻
除去刑具，换一间向阳的屋子。”

舒莞屏声音冷硬，不容置疑。“这
个么，要有将军口令吧。”“那就禀

报将军。只有宽待，才能做下一步
的事情。”

午宴由副官陪侍。“大人的话
我已转呈将军。手链可除，腿脚还
得拴紧。”“为甚？”“这小子虽不能
飞檐走壁，异能总是有的。这是一
头豹子。”舒莞屏皱眉，不再动箸：

“披枷带锁，如何转达府上诚意？”
“饶其不死，就是最大恩典了。”
“阁下亲眼目睹用刑前后，知道他
是不畏生死的。”副官哼叫起来：

“这个人么，让将军大怒，差点当
夜就剁去他的双手。”

晚宴比午宴丰盛，将军亲自
陪饮。舒莞屏不胜酒力，好在憨儿
与三位武士不甘下风。将军焕发
豪兴。副官对舒莞屏低语：“将军
可饮酒一坛，吃下半头克朗猪。你
只要让他喝足，事事皆好。”舒莞
屏示意憨儿几个敬酒。将军腮部
彤红，耳朵胀大，不停地抓挠，将
身子探到舒莞屏跟前：“总教习大
人，你把那小子领走，一道‘红烧
双蛋’的好菜就没了。那是我的口
福。”说着翻翻白眼，两手一摊。舒
莞屏不解，请教副官，对方吭吭哧
哧道出实情：猞猁胆曾于一场鏖战
后，取敌方首领睾丸红烧下酒。舒
莞屏出了一身冷汗。

宴后舒莞屏与猞猁胆刘通将
军单独叙谈，再次提出免除械具更
换囚房。“唯有宽待方可成事。”他
细说利害关节，对方挥手打断：

“你就说咋办吧！”“让其感受府上
诚意。我看，索性让他住到客房。

凡刚倔激烈者，一味冷硬更难奏
效。”将军哈哈大笑：“客房？那得
加岗布哨，连大人一同囚起。”舒
莞屏拱手：“将军不妨如此。”

五

舒莞屏让人在客房添床，与
自己的卧榻相距咫尺。这里光线充
足，舒莞屏看得清晰：一身脏烂衣
衫裹紧扁薄的躯体，布绺多处渗
红，与皮肉粘在一起。最不忍睹那
双青肿的嘴唇，唇上是一溜粗大针
孔留下的瘀斑。他自进入这间屋子
就紧闭双目，偶尔微启眼睑，闪出
一线逼人的目光；胸脯急剧起伏，
呼出浓浓的硫磺气味。舒莞屏欲
言又止，不知怎样展开这场艰难的
叙谈。

四合院周边有固定岗哨，还
有游动的兵士。憨儿与三位武士居
于边厢，所有人皆不得迈出庭院一
步。舒莞屏让憨儿端来温水，为仰
卧的人小心擦拭。解拉衣衫，憨儿
忍不住“啊”了一声：这人果真焦
枯，肌肤无一丝光泽，就像熟皮匠
制过的皮革，汗毛不存，绛色伤痕
纵横交织；小腹凹陷，脐部肿得像
一支烟斗。舒莞屏用了很长时间才
将他周身揩净，然后为其更换衣
衫。仰卧的人睁眼看四周，看两个
人。“先生，您能坐起来吗？”未有
回应。舒莞屏试着搀扶，憨儿端来
粥食。

（未完待续）

在这一点上，安北斗倒是跟温如风心情一般，
不过思考的角度不同而已。只是自己毕竟是政府
公务人员，不能公开跟镇上唱反调。看来这次阵势
很大，七座山都联动起来了。自己想“螳臂当车”，
也绝无可能。既然责任是管住温如风不要告状，那
就在这里尽职尽责吧。

有一天，他在路上遇见花如屏，还故意拦住套
了几句话：“嫂子，你给我说实话，存罐哥是不是又
要出门了？”

花如屏永远都是笑眯眯的样子：“看安干事说
的，男人的事，我咋知道。”

“家里多好的日子，何苦呢？半棵树的事，有我
盯着，迟早都是要弄清白的。弄不清白，我负责赔
偿，咋样？挨打的事，也早晚会带出来的么。何所长
日夜都在问案，总得给人家时间不是？啥也不在乎
一月两月、一年半载的，关键是引起重视就对了。
咱俩能不能配合一下，把存罐哥稳住，好好推磨压
面，那就是方圆几十里都比不上的好日子么。你看
行不？”

花如屏还是笑。
这个花如屏是远近有名的贤惠媳妇，长得有

模有样不说，人也温顺腼腆得有些像电影《唐伯虎
点秋香》里的那个秋香，还爱笑。笑话也就传了不
少。说她看着个子碎、身材单薄，嗓门却大得能穿
透几层墙。尤其是晚上，半个村都能听见浪叫声。
有那恨颠颠的婆娘就说，温存罐让人把那玩意儿
打坏了也好，免得花如屏那个母狼不安分。

不知咋的，安北斗看着她也老想笑，但总忍
着。心里就怨着温存罐，这么好个媳妇，咋就不好
好守着，要跑死呢。做了半天工作，见她也笑着点
了头，他就觉得兴许是能起点作用了。

谁知这天傍晚，叫驴又惹了祸。他骑了插着
“北斗村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筹备处”旗旗的摩托，
跑到老鳖滩歪嘴驴一样大喊大叫着：“温存罐，老
温，你个死瘟神还叫不答应，出来个活的。入股了，
我是代表镇上和村上来跟你谈话的。入也得入，不
入也得入，你家有钱，必须带头入。不入村里就要
上硬的，北斗村不能拖了全镇的后腿！”

温如风没出来，花如屏倒是笑眯眯地出来了：
“你说啥，存驴兄弟？”

“是嫂子呀！”叫驴怪笑一声道，“半个村的人
都说，夜半老听见母狼叫，说明存罐哥好着哩么，
还赖人把他打坏了。真打坏了，叫唤啥呢。”

羞得花如屏正难以面对时，温如风抄了一根
吊面棍，从磨坊冲出来喊：“叫驴，你个驴日的下
来，有本事你下来！”说着就要上去打。

叫驴呜地把摩托发动了，边跑边喊：“你必须
入股，不入小心还得挨黑打。再挨，可就真把蛋打
坏了，母狼也就跟别人叫唤去了。”

温如风狠狠撵了一阵，没撵上，气得大骂起
来：“你驴日的记着，老子绝对就是你这一伙打的。
幕后黑手也逃不出孙铁锤和何黑脸这两个哈 。
老子明天就走，直接进北京，到总部告去，不把你
几个货扳倒，我就不姓温！”

回到家里，温如风麦子也不磨了，面也不包
了，直说让收拾行李，要进京。

吓得花如屏趁上茅房的机会，猴子一样几个
出溜爬上安家院子，算是把信送出去了。

她再回来，温如风已经把出门的提包都收拾
好了。她就说：“跟个叫驴置啥气，那就是个闲人，
值得吗？”

“闲人？一会儿在派出所抓人，一会儿在孙铁
锤家当走狗，一会儿又代表镇上和村上强人入股，
他是闲人？他就是这伙人的帮凶！”

温如风让烙锅盔，并且叫烙十斤面的，他夜半
要动身。

花如屏正左右为难时，安北斗一头扎了进来，
手里还提着一个酒瓶子，是一副烂醉如泥相，差点
撞到温如风的怀里。花如屏一看就是在演戏。刚上
去送信时，他还正在那个大炮筒子一样的望远镜
前，对着天空乱照呢，怎么一下就醉成这样了。她
差点没笑出声来。

安北斗前后缠着要跟存罐哥喝酒。说今天是清
明节，他想起奶奶很难过。他奶奶过去也是心疼过
温存罐的。存罐到世上来，还是他奶接的生。温如风
见安北斗醉成这样，又拿他奶说事，也就任他存罐
哥长存罐哥短地喊叫了。不过，他还是要花如屏给
他烙馍。安北斗却死搅蛮缠着让花嫂炒菜喝酒。这
一夜，看来安北斗是明显要赖在这里不走了。

就在凌晨一点时，村里突然传来哭喊声，说叫
驴骑着偏斗摩托从老鸦咀上摔下去了。他娘哭得
一村人都能听见：“存驴是帮派出所撵人贩子摔下
沟的呀！”

四个小时前，叫驴还在村里到处张罗入股的
事，四小时后，怎么又说为派出所撵人摔到老鸦咀
下去了呢？从那里摔下去还能有命了？这一消息，
明显让温如风也怔在了那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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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孩子照片中，福小看

见了蓝石头。一岁多的蓝石头小
细胳膊小细腿，顶着颗大脑袋，躲

在一群孩子的后面，大眼睛里那

种与生俱来的忧郁让福小的肠胃
骤然扭结了一下；这疼痛只有在

她想到死去的弟弟天赐的时候才
会有，二十年来，只要天赐的名字

和嘴角上翘的笑脸出现在她头脑
里，肠胃就要扭结。但这事很快就

过去了，照片里的蓝石头占的空
间很小，眼睛更小，是否有福小认

为的忧郁都很难说；即使有，也不

稀奇，这世上有多少人，每个人眯

缝小眼以后表情都会显得很深
沉。

一周后，他们驱车前往河北
的那家孤儿院。在乡下，离最近的

村子半里路，一个大院子里有前
后三排红瓦房，院子后面是条水

流向西的河。这地方原来是养老
院，一个做家具生意发了财的老
板建的，最多时有过二十三个老

人；经营了三年，老板生意砸了，

养老院也挣不了几个钱，老板决定

把院子卖掉，老人们从哪里来回哪
里去，转手之后成了孤儿院，政府

出钱来维持。福小在院子里的小
操场上看见了蓝石头，怯怯地靠
着滑梯，半张脸躲在阴影里。他们

给孩子们带去糖果和巧克力，分发

的时候杨杰老婆问福小，你觉得哪

一个孩子最好？福小说，都好。的

确都好。她看他们高兴觉得好，她

看他们羞怯、难过也觉得好；那些

有残疾和缺陷的孩子，她也觉得

好，是让她心疼的好。这么小的小
东西，她抱着他们，捏着他们肉肉

的小屁股蛋，觉得这些都是刚长出
来的果子，新鲜得让人不知道怎么
才好。

杨杰两口子在离开孤儿院时
没表态，他们还在踌躇。领养孩子

是一辈子的事，必须慎之又慎。易

长安从开始就不赞成领养，他连自

己生孩子都嫌麻烦，要什么孩子

嘛，能把自己喂饱整快活了已经不
容易了。他喋喋不休一路，让杨杰

和崔晓萱心里浮上来的几个目标
又慢慢沉下去。回到北京，晚上没

事的时候福小翻看数码相机里的
照片，但凡有蓝石头的镜头，她都
在自己身体里听见咯噔一声，仿

佛一扇沉重的铁门被打开。他们

俩在发黑的红砖围墙下有张合影，

福小蹲着，揽着蓝石头的小身体，

蓝石头很不情愿地将右手搭在她

肩膀上。福小觉得肩膀上的那个
位置现在还热着。围墙固执、强

硬、傲慢地充满整个镜头，在想象

的空间里可以无限延伸，直到成为

蓝石头的世界的隐喻。她盯着照

片里的蓝石头看，在他的脸上看见

了天赐。天赐被一道墙隔在另外
一个世界。凌晨两点半，她在近百

次辗转反侧之后，起床给初平阳打

电话问，如果她要领养一个孩子可

不可以。

“你疯了？”初平阳从中英文
对照的《圣经》上抬起头，两眼酸

涩，“这事首先得问你男朋友。”

“你只要跟我说，没结婚的女
孩子可不可以领养。”

“当然可以。”

“没年龄限制？”

“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孩时，

年龄限制才比较严格：收养人与

被收养人的年龄要相差四十周岁
以上。”

“那好，我要领养蓝石头。明
天你陪我去。”

初平阳抽了一口凉气，福小

还是原来那个福小，就算把天下

走遍了，她也不会改。她从十七岁

离家出走，在中国的版图上从东
走到西，从南走到北，在北京停下

来，她还是秦福小。

第二天阴雨，一大早找杨杰，

杨杰关机，易长安开着他的尼桑
越野车带他们俩去了孤儿院。手

续繁复，要体检，要出示很多证

明，填很多表格，签很多字，条条

款款都得过一遍，关键是这个流

程中的负责官员不是你不在就是
他缺席，全等齐了，手续办好，晚
饭都吃过很长时间了。北京的雨

一直下到河北，又从河北下回来。

车在泥泞的野地里畅行无阻，易

长安跟初平阳说，你还说我买越

野车嘚瑟，这要杨杰的宝马来跑，

早趴泥坑里歇着了。蓝石头瞪大

眼看着雨线抽打车窗，在福小怀

里恐惧得一动不动，他把哭声憋
在肚子里，带着恐惧睡着了。等他

再睁开眼，躺在福小的床上，看见

的是北京明亮的阳光，他哇地一

声哭起来，要蓝阿姨。福小把他抱

起来，说：

“乖，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

是你妈妈了。”

杨杰和崔晓萱一周半之后决
定领养那个大脑袋的男孩。初平

阳告诉他们，蓝石头已经成了福小
的儿子，改叫景天送。崔晓萱当即

在电话那头叫起来，这叫什么事，
参谋成了挖墙脚的！杨杰你他妈

的都找了些什么人！

“不发疯会死吗？”杨杰说崔

晓萱，然后问初平阳，“平阳，她怎

么会领养孩子？”

“她说，”初平阳心事重重地
说，“蓝石头像天赐。”

杨杰在那头没吭声，半天才
说：“没看出多像啊。”

“她说像。”

“像个鬼！她就是不想让我们
好！”崔晓萱的讨伐里带了哭腔。

为了要孩子她把北京所有医院和
专家都看遍了，也做过无数次艰难
的尝试，最后一个老教授跟她说，

孩子，认了吧。她花了一年时间才

接受这结果，又花了一年时间接受
领养一个孩子的建议，因为杨杰希

望有个孩子，现在她失眠十个夜晚
之后终于决定领养一个男孩，却被

秦福小挖了墙脚。多少年里她其

实就挺烦这个女人，只要一提起秦

福小和景天赐，杨杰那沉痛和游移
的眼神就让她不舒服。除了有点

娴静和坚定的姿色，她就没看出这

个十几年来漂泊全国各地、干过无

数匪夷所思的工作的女人究竟有
什么好，让杨杰、易长安和初平阳

言谈举止中都小心翼翼地护卫着。

“像什么像！她就成心跟我们找别
扭！”

“真让他姓景？”杨杰把电话

免提关掉，崔晓萱消失了。

“福小亲口说的。景天送。”初

平阳说。

“这名字好。”杨杰点上烟，

“像吗？”

（未完待续）


